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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阐释*

曹建墩 岳晓峰

摘 要：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内生性演进的结果，是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早期文明一体化演进具有

其制度逻辑与文化逻辑。其中礼制使中原政体保持了政治制度上的先进性，是政体组织力和控制力的保证，是

文明演进持续性动力的制度基础。早期文明演进中形成了以向心性、伦理性、道德性为特质的意识形态，这使

中原文明体更容易实现政治聚合与文化融合，从而凝聚成为更大的文明体。在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中原文明的

内核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无论是纵向的历时性演进，还是横向的空间扩张，这一文化内核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它是以文化融合为整合多元政治力量的方式，以推行礼乐文教为文明扩张的方式，

以道德文教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这一文明演进模式是中国早期文明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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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考古发现业已表明，中国古代文明

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是在东亚大陆的地理

环境内独立起源，逐渐演进形成的文明体。中

国文明从史前到西周，由质到文，是“历史而逻

辑地”演进的结果，具有本土性、内源性、连续

性、稳定性等特征。本文用“内生性演进”来概

括指代早期中华文明的独立演进模式与演进脉

络。以内生性演进为原点来分析早期中国文明

的生成，探索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化的内在

逻辑与历史逻辑，有助于形成对中华文明的整

体认知。

一、基本概念与研究视角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内生性演进的结果，自

成体系，自有因果，有其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

是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一）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涵

所谓内生性演进，是指在文明的母体中独

立起源，并以自己为主体发展演进，具有自己的

演进路径和文明化进程，其演进是由内部动力

和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而不是依赖外

部力量完成自己的文明化进程。中国早期文明

是文明体“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按照其固有的

地理环境和生业方式，相互交流融合，逐渐抟聚

形成的文明体，是由自身的社会矛盾运动推动

而演进的。具体而言，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

（endogenous）演进的内涵，有如下几点内容。

第一，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与发展。考古研

究表明，中国文明是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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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社会活动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独立发生

与演进的，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形态。关于中国

文明最早的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母体，张光直

曾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为自公元

前 4000 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

几种区域性的文化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更大的

文化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

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

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

形成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作“最初的中

国”［1］。李新伟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

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

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

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

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

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

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最初的中国”［2］。相互

作用圈是早期文明演进的地理舞台，也是文化

的舞台，不同的区域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交流与

融合，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其中，中原文明逐渐

取得核心地位，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文明演进

的大幕［3，4］。

第二，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具有独立性，具

有独特路径、独特模式。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

期文明的演进是多元一体的模式，早期国家的

形成路径具有独特性。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模

式问题，早期学界有“中原中心论”“黄河中心

说”，后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学界又提出了

“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

式［5，6］。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汇聚一体的结果，

“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被普遍认为是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总体性特征，这已

成学界共识。

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有其独特的路径。中

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路径，是从父系血缘组织演

进到国家［7］，［8］484-496，然等级与阶级的形成并没有

脱出家族—宗族结构［9］，国家建立在父系血缘

族组织之上，国是族组织的扩大。父系血缘组

织在早期文明演进的特质是其与政治的结合，

这就使整个国家结构一方面具有血缘性格，另

一方面国家则必须将政治建制建立在族组织的

基础上。政治与父系血缘组织的结合，这是理

解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三，中国早期文明具有主体地位，在文化

本位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与吸收融合。

所谓内生性演进，并不是指中国文明没有受到

外来文明因素的影响。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冶

炼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等，

都是从西亚传入中土的。不可否认，外来文明

因素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发展动力，但对于外来文化，

中国文明则是将之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政治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构中。刘莉、陈星灿观察到，

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

的发展，外来技术经中原居民改造，纳入本土的

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10］。青铜冶炼技术主

要用于铸造青铜礼乐器和兵器，而青铜礼乐器

主要用于祭祀、燕饮礼、朝会等礼仪中，可以建

构王权威仪，强化王权控制力，巩固以王权为核

心的政治秩序。青铜礼乐器从而具有华夏特色

的礼制意义与政治意义。车马在先秦社会除了

基本的乘坐功能，也被政治化、社会化而主要用

于军事与政治统治。

因此，中国早期文明演进中，异质文化的汇

入增加了新的助推力，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容，

然文明的路径和主体性仍然不变，这些外来因

素并未改变中国文明演进的路径与方向，早期

文明的基本面貌比较稳定，文明的根系基本稳

定，文化传统传承有序。异质文化的融入，反而

更彰显了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独特性。

第四，文明演进具有内生动力。内生性文

明的演进动力，来自文明体内部的社会矛盾运

动，其动力源来自内部。强调文明演进的内生

动力，并不是否定外在力量的汇入。如上所述，

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进程中兼容并蓄外来

文明因素，加以改造并融入自己的文明血液中，

从而成为文明演进与发展的助力。

（二）何谓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

所谓内在逻辑，指事物的内在规律与内在

原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明体，自然

有其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非此不足以解释其

独特的演进进程与文化连续性，也不足以解释

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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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对早期文明内

生演进的内在逻辑进行诠释是相当复杂的任

务，非本文所能囊括，大体而言，需要考察内容

如下。

其一，文明演进的动因与机制。由于地理环

境、经济生业、人群习俗等差异，早期文明中多元

区域文化各自有其文明起源与形成模式①，［11］。

那么在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化进程中，其

一体化的动因与机制是什么？文明的演进是多

种因素、多变量互动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推

动，其中既有“天地人”等独立变数（即自然地理

环境、气候、经济人文环境、人口因素等），也有

对文明演进产生影响的复合变数（主要是经济、

技术、政治社会与宗教信仰、思想等）。文明的

演进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有主因有次因，自

然地理环境、人口等因素在早期文明中的制约

作用较大，而社会组织、制度、思想观念、意识形

态等复合变数对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

来越大。中国早期文明演进是社会复杂化、社

会组织发展的结果，其中关键是权力体系，较强

的政治控制力是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尤其是

空间上对各地方区域组织的控制，以及对政体

内部社会成员的控制。由于王权是政治控制力

的集中体现，因此王权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是文

明演进动因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二，早期文明的内生动力与持续性发展

的动力。资源是早期国家生存的重要凭借，越

是在文明早期，资源的获取往往对聚落和城市

兴衰的影响越大，获取资源是政治组织形成的

重要动因。张光直提出，由于青铜器对于早期

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因此三代都制

及其迁徙可能都与控制战略资源相关［8］52-57。资

源固然可以由人贪欲的刺激推动而通过开疆拓

土、战争征服、贸易等手段来获得，但资源的分

配却是政治问题。因此，文明演进的持续性动

力主要应从文明内部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角度来

诠释。

其三，对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独特路径、文

明演进模式、文明的特质等进行综合诠释。中

国文明的动态演进模式是多元而又具有一统

性，即周边向中心聚合的文明演进模式。这种

文明一体化的演进模式，其内在动力是什么？

中华文明是在多元区域政体的兼并凝聚与文化

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对于早期中国文明来

讲，组织力、凝聚力、向心力对文明的一体化演

进尤为关键，这是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否则分

散林立的邦国部族难以形成合力，即“莫能相

一”。中国文明的演进发展是在危机与社会冲

突中进行的，早期政体是否具有“内弭争端”“外

应挑战”的能力，尤其是在先秦社会族群迭兴的

宏阔时代背景下，族群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其生

死存亡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是具有文化选择能力，可以创造历史的

理性动物，文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人类社

会活动内部生发的动力。因此，应主要从人这

一因素寻找其内生动力，应从人的政治社会活

动的历史脉络中探索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

在逻辑，应主要考察人类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

应对社会矛盾而进行的政治创制与文化创造等

社会活动。一个文明体如何因自然、政治、社

会、文化的变迁而做出调适以求生存与发展，这

就需要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借助考古学发现，来

考察文明的动态演进，从中寻找文明演进的内

在规律与原则。由此，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

逻辑，其实即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

二、中国早期文明一体化演进的

制度与文化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与历史学又是一

门诠释学。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是由“无数互

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12］。文明的演

进同样也是由多种力量交错形成“合力”相互作

用的，是地理空间、经济生业、政治、社会、思想

等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

考察。早期文明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动因与机

制是什么？对此，学界从中原的地理环境、自然

条件、中原核心区与周边文化区的互动与交融、

中原文化的包容与开放等多角度进行过深入探

讨，成果丰富。文明的演进是人类创造性实践的

逻辑展开。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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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3］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内容大致包括：一

是多元区域文化由兼并、融合而导致政体组织

逐渐扩大；二是社会矛盾内在动力的作用导致

从聚落进而形成早期国家；三是多元文化相互

交流融合，文明内涵日渐丰富，进入一定的层次

与发展阶段，出现了表征文明发展程度的物质

文化与意识形态。考古学上观察到的文明，其

实是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文明

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与文化均达到一定高度

的结晶。一个文明体演进的动力与可持续发展

能力需要从政治组织的政治能力与文化创造力

等视角来考察。

（一）政治控制力与组织力的制度基础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生存与

发展的需要，为了应对生存压力，应对自然与社

会的挑战而建立政治组织，进行文明创制，是文

明演进的基本推动力。文明是在人类社会政治

组织主导下产生的，社会组织在古代文明的创

造中起着关键作用，物质文明是古代社会政治

组织各种功能的物化表现。国家组织是古代文

明发生发展过程中起根本性、决定性作用的因

素，也是古代文明的最本质特征［14］。早期文化

发展演变的动力系统及其各种机制必须从政治

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内生动力中去寻找。

中国早期文明一体化演进的内在逻辑，存在于

占据主导地位的政体是否具有较强的政治控驭

力、组织力，是否具有文明创造力与文化的适应

性，即政治视角是否以诠释文明演进内在逻辑

为焦点。国家控制力与组织力在早期社会中表

现为王权控制力。王权为一种权力体系，一般

而言，早期国家进程中王权的来源有经济权力

（资源、财富、食物等控制与分配权力）、政治权

力（军事权、主祭权与族权等）以及意识形态权

力（宗教、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生产与解释权等）

等，它们互相联系，共同作用。本文主要考察政

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

无论是单一的邦国还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

王国②，必须有一套或简单或复杂的政治策略和

统治技术以维护政治组织的存在、运转以及权

力的实施。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形成的

政治策略和统治技术，集成为一套制度体系，支

撑着政治组织的存在与运转，是政治控制力与

政治凝聚力的基础，这套制度体系即礼制。中

国早期文明的形成离不开政治创制，而所谓政

治创制，即创立礼乐制度。礼治是早期国家政

治治理的基本模式。在早期文明中，宗教信仰、

价值体系、社会观念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具体体

现在礼制上，而政治组织的稳定性与凝聚力的

重要凭借也是礼制。从考古学上看，三代社会

的都城具有礼仪中心性质，城中有宗庙建筑、祭

祀遗存，出土有青铜礼乐器、玉礼器、陶礼器等

礼仪用器；无论是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琮璧等

玉礼器、祭坛，陶寺文化的观象台、彩绘陶龙盘

等礼器，还是夏商时期的祭祀遗存、宫殿宗庙建

筑以及发达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直至甲骨文和

金文关于祭祀、军礼、朝觐册命等礼仪的记载，

都形象地告诉我们，礼制在先秦社会中是重要

的政治控制手段，当时几乎所有的物质精华和

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来建构礼仪制度，用于

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

礼可以定名分、序民人、别尊卑、明贵贱，是早期

政体为了增强政治控制力的统治技术与政治策

略，是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综合规范体

系，其全方位、多层次、多面向地发挥着政治控

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礼对于早期社会政治组织

力、控制力、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当礼制

完备并得到有效实施时，则国家控制力、组织力

较强，国家稳定，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当礼崩乐

坏时，则国家控制力下降，纲纪解纽，社会将会

陷入动乱，整个资源分配体系与政权体系将会

重新洗牌。

早期社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等级制

度基础之上的，礼制的实质是根据贵族的等级

身份来分配政治经济利益，来建构政治社会秩

序。贵族阶层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渗透于礼

制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分”，按

爵位（序爵）、宗法尊卑、嫡庶亲疏等来分别尊

卑，礼制秩序即要求建立在尊卑贵贱的社会等

级基础上。礼制是为了维护权力体系，然而权

力体系的内在逻辑是进行资源的调控与分配。

《荀子·礼论》明确提出调控资源分配是礼制产

生的原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

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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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

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

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

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由于资源

有限而人贪欲无限，这就会导致人类社会为争

夺资源利益而激化争斗冲突，因此人类社会需

要建立组织，确立制度，以维护社会秩序。从深

层次功能上分析，礼制是为了调节人口与资源

之间的矛盾，是为了避免争夺资源而导致动乱

的社会控制机制。礼制产生的动力机制之一即

维持和强化权贵阶层的权力控制体系（包括权

力的集中与分配，体现为职官制度、名分爵位

等），这种权力体系的目的则是对资源（包括生

产资料、劳动力、礼乐器、贵重品等）的控制分

配，维护这种礼制秩序，实质上是维护资源分

配体系③。

礼是进行社会整合的规范，可以协调天地民

神人的关系，尤其是在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等伦

理关系，建立和谐的人伦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

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史

记·匈奴列传》：“（诸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

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说明

华夏族重视人伦秩序，重视伦理道德，戎狄则父

子无别，无华夏族群那样的人伦秩序；戎狄虽然

各部落自有君长，但由于具有分散性，导致其组

织力、统合力较弱，难以形成大一统的政治集

团。华夏农耕定居民族更容易兼并融合成为一

体的文明体或政体，在这种农耕定居的形态下，

一统的王权更容易产生，其中伦理与礼制是华夷

之别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华夏族群引以为傲的

先进制度与文化体系，更是形成向心力并促进华

夏族群政治与文化认同，使族群凝聚的重要因素。

由于早期文明的伦理性与血缘性格，使礼

制具有一种内向性的集体取向。族是三代社会

的基本组织形式，不仅是依靠血缘纽带建立起

来的社会组织，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宗

族成员依附于宗族，依托宗族的庇佑保护，宗族

之命运、利益与每个成员之命运、利益紧紧联系

在一起，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宗族的地位决定。

因此，在这种宗族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意识

是一种基于宗族本位，具有集体取向的集体主

义。建立在血缘氏族与祖先崇拜基础上的亲

亲、血亲、族类意识与丧祭礼有机抟聚在一起，

构成了早期华夏集团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深

层次精神动力，是早期文明演进的重要助推

力。三代社会主流价值观比较重群体利益，强

调集体至上，体现于政治观念上，即重视宗族集

体的秩序和谐，重视家国秩序的和谐，反对战争

和争夺，具有一种集体取向的家国情怀。这是

三代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价值取向。

综上，礼制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这种

以政治为基础的文明形态使中原政治组织具有

一种政治制度上的先进性，保证了政治组织与

权力体系的稳定，为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

（二）政治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基础

文明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是推动

早期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之一④。大量的史前

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如陵墓、祭坛、观象台、

宫殿建筑，以及礼器、车马、旗帜等礼仪物化形

式，都是文明的物质遗存，更是当时社会构建意

识形态权力的物质体现，彰显意识形态在先秦

社会具有重要地位。一个政治组织为了增强政

治控制力与组织力，获得合法性并神圣化权力，

掌控意识形态权力是政治运作的应有之义。

意识形态涉及宗教观、宇宙观、政治观念、

伦理道德等内容。意识形态生产需要借助于知

识生产（宇宙观、农业生产方法、天文历法等）、

巫术占卜技术、礼仪规范等。在早期文明化进

程中，政治权力会通过神话、艺术、礼仪、宗教等

方式来建构知识，通过话语体系将意识形态向

现实转化。统治阶层获得意识形态权力的途径

主要是对知识生产和技术的独占，尤其是宗教

知识、艺术和交接天人的技术手段等更是为统

治阶层所独占［15］29。统治者通过礼乐创制，控制

了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并付诸礼仪制度等实

践。为了增强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

同，早期社会会在同一族群内部共享同一的价

值观、礼乐制度、宗教信仰，并使用共同的文化

符号（如礼器、玉器），实践共同的文化活动（如

礼仪），以实现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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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为王权提供合法化论

证，而且在强化社会内聚力和建构权力体系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宗法伦理道德对于

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社会的组织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血缘组

织力。父权血缘组织以及血亲观念的发达，导

致早期政体非常重视以亲缘纽带（血缘和拟血

缘关系）来整合社会关系，利用血缘情感来增强

政治组织力和社会凝聚力。史前至西周、春秋

时期，父系血缘组织中存在的“非我族类，其心

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族类意识是一种共

同体意识，是一种普遍性的共同体观念。这种

封闭性的族类意识导致早期社会的宗庙祭祖存

在血缘意义上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宗族会利用

先祖崇拜来建构“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强化

宗族认同，并利用宗庙祭祖礼“尊祖敬宗”，强化

宗族成员的本源、本根意识，从而在华夏境内形

成一个个以宗族为中心的独立祭祀圈。这种族

类意识和族群共同体意识可以强化宗族成员的

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宗族组织内部

的凝聚力。

将血缘关系政治化是早期社会政治统治的

鲜明特征之一，其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人伦关

系和人伦情感政治化，形成了一种伦理型的宗法

政治形态。三代社会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

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国的治理与家的治理具有

同构性。在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人

伦秩序即政治秩序，人伦关系既是社会关系，也

是政治关系；宗法伦理既是协调宗族成员关系的

道德准则，也是宗法政治协调政治关系的准则。

三代的宗法伦理道德是根植于血缘组织这一社

会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是宗族，这

即决定礼仪规范的功能之一是为了协调规范宗

族成员的关系，凝聚宗族成员的向心力。

正是由于政治与血缘组织的结合，先秦社

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早期文明的一个

特点，是更多地依赖“非契约性关系”，重视道德

的协调机制，以减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使

社会成员形成凝聚的群体。早期社会中权威的

建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强制性权威，即依

靠暴力机关，采取军事、刑罚等手段建立的强制

性权威。第二种是自觉服膺的权威，即统治者

的道德权威。后世如孟子提出的王道和霸道即

是这两种权威类型。意识形态权力实质上是文

化权威，其更大意义上是道德权威。早期文明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道德与政治结合，形成了一

种道德政治模式。从政治角度看，利他性的道

德也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要素。道德本身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尤其是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来讲更是如此，族群的凝

聚有赖于首领“恤民为德”的道德感召力，道德

本身即是组织力的来源。早期的领袖人物往往

会依靠利他性的布施来感召民众⑤，首领之德是一

个政体良性发展的保障，否则轻则失去民心，重则

丧家亡国。这种以德服众、以德聚民的政治模式

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在先秦文献中此类

论述比比皆是，不烦赘引。君主之德是获得天命

与民众支持的关键因素，道德是权力合法性的来

源，这是史前至西周的政治文化传统。由此逐渐

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德政传统，这已成为华夏民

族的一种政治信仰，它使早期社会超越了“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的狭隘的族类界限，而将政治的内

涵与边界大大拓展，使华夏文明具有更大包容性，

具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整合力。

意识形态是推动早期文明演进的动力之

一。但早期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建立主要依靠

礼仪制度作为载体，天命、天道、道德观念、等级

观念等均注入礼仪制度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

通过礼制体系来体现。三代的王权、宗教信仰、

宗法等均与礼制密切关联，而礼制涉及天命观、

宗教信仰、宗法思想、等级观念、伦理道德、价值

观等，是这些观念形态的载体和依托，礼制体现

了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道德等诸

多观念。因此，礼制是制度与观念的综合体。早

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持续动力即在于这种具有

向心力、凝聚力的礼治模式。建立在血缘组织基

础之上，以血缘亲亲情感为纽带的礼制具有内聚

力与黏合力，是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助推力之

一，也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维系的深层次根基

之一。它使一个文明体更具有发展的动力与基

础，更容易形成政治聚合与文化融合，凝聚成更

大的文明体。当一个政体的政治控制力由于血

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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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组织力衰落，道德感召力的破坏，地方分离倾

向等原因衰退时，礼制文化认同仍然是纽带，文

化的聚合性、黏合力仍然存在。张光直曾指出：

“中国古代王朝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关

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

换。”［15］23从此种意义上说，早期文明连续性的根

基即在于这种具有黏合力的礼乐文化体系。

三、文化连续性的历史逻辑：早期

文明的聚合辐射与旋涡效应

中华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文

明体，内部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与同

步。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具有优越的地理区

位优势，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广泛吸取

周边的文化元素，不断地汇聚、融合不同的族群

和文化，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形成了更为成熟的

文明形态，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

主导力量与引领者。中原文明的先进性不仅体

现于青铜铸造技术、农耕技术等，更包括文明的

创制（文字、天文历法等）、政治治理体系和价值

体系，比如：建立在血缘等级制度上的相对稳定

的社会结构，以及适应这种社会结构的礼乐制

度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建立在复杂等级秩序

基础上的王权体系以及政治统治技术，例如礼

治模式和建立在道德凝聚力基础上的道德政

治，这些政治治理模式均有利于强化政治组织

的政治控制力与组织力、凝聚力；长期文明演进

进程中形成的革新观念以及兼容并蓄、与时俱

进的适应性能力；等等。文明的演进也是人类

运用政治智慧解决冲突的制度体系的演进。早

期中原社会重视秩序和谐，追求协和万邦的政

治理想，试图以礼乐文明来调和冲突，以合作、

协和、谦让来取代冲突，均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政

治智慧，是中国文明的特质。

政治抟聚与多元文化融合形成的文明体内

蕴较大的能量，使中原文明具有一种高位势

能。这种高位势能产生的效应有：第一，具有强

烈的辐射动能，伴随着政治疆域的扩展而向外

进行文化辐射；第二，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

文明旋涡。赵汀阳将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比喻为

“旋涡模式”，认为中原的吸附力是由于其“拥有

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个

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决定性因素就是

汉字、思想系统、天下体系的雪球效应，从而对

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16］。如学者指

出，“旋涡模型”呈现出的这种由外向内的向心

动力模式，明显区别于帝国由内向外扩张的模

式，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并非扩张型帝国，

但同时又在不断扩展［17］。如果说中华文明的

“重瓣花朵”模式是一种静态的形容，那么从动

态演进角度而言，文明的演进犹如“旋涡式”的

抟聚，逐渐形成具有传承性的政治治理模式、稳

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模式，逐渐形成一个

内向型、聚合型的文明丛体。这种文明丛体具

有一种内旋式的吸附力与聚合力，犹如旋风，在

历史的动态演进中不断扩大与吸附同质和异质

文化，使自己成为更大的多体系文化复合的文

明丛体，同时由于其具有高位势能而不断向外

辐射。

这一文明旋涡的内核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

核心的文化体系。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

向，它是形成一个文明体的关键要素。价值体

系是文明内生性演进中形成的价值观，是文化

的核心，价值决定文化特质，是导致不同民族文

化差异的核心因素，是文明的基因⑥。早期中国

文明稳定性、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文

明体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而

且，在早期文明的演进中，华夏族群逐渐形成了

崇尚传统与变革精神交织的文化心理结构。前

者主要体现在“返本复古”“报本反始”“敬天法

祖”的文化观上，但华夏文明并不是一个僵化的

文明，在其文明体中孕育着应时变革的文化精

神。华夏文明具有一种崇本尚用、贵本节用的

实用理性，具有一种世俗化的理性主义，而实用

理性本身即潜在蕴含着与时偕行的变革精神，

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⑦。这种开放性体现在《礼

记·礼器》提出“礼，时为大”的主张上。《礼记·礼

运》也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

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意即政治制

度与文化需要应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调适，而

不能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它要求审时度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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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新、随时制宜、因时而变，并持中守正，保有

“中道”。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内在生命力，就

在于这种能够与时俱进、顺时变革的适应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需要从这种

旋涡式文明体的历史逻辑中探寻其内在逻辑，

即从文明的历史演进中解译其连续性密码。值

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早期文明历时性演进中具有内在的

传承性。从史前至夏商西周，文化的传承性，考

古学上可以列举如下。

一是符号体系：从史前龙山时代至西周，政

治权力的象征符号，即礼制的象征物存在延续

性。例如商代礼乐物化符号有青铜礼乐器、玉

礼器等，其中很多源于史前文明，经过商王朝的

重组与整合，成为商代礼制的象征物及权力体

系的制度化表达方式，并用于礼仪制度的建构

中。西周王朝的礼制符号大部分继承了商代的

传统，例如青铜礼器、玉礼器等，经过周王朝的

整合并赋予新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周礼的象

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反映出三代社会意识形

态也存在一定的延续性。

二是丧葬制度：首先，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以

长方形竖穴土坑为主，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一

般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贵族墓葬还随葬有

青铜器、玉器等礼器。这种丧葬方式为商周两

代所承袭并加以发展。其次，龙山时期至夏商

西周时期，贵族阶层隆丧厚葬的精神一以贯之，

主要体现在丧葬制度上。丧葬中的身份标志

物，比如棺椁制度、车马殉葬、礼乐器随葬等，各

时期在具体细节上存在种类和隆杀等差异，但

通过标志物来彰显身份等级的精神，则三代如

一。最后，聚族而葬的族葬制从史前到西周时

期一直沿袭下来，充分体现出父系氏族组织在

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充分表明三代社会高度

重视血缘纽带和亲亲原则在社会整合中的作

用。从丧葬制度可以看出，等级制度与等级观

念，以及建立在血缘族类意识基础上的亲亲观

念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三代礼制的基本原则，具

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三是信仰层面：史前至西周，玉石器、陶器、

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龙凤纹、雷纹等纹饰延续下

来，显示出鬼神信仰的继承性；此外，神秘的玉

柄形器，在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

七件，其形制与器身上的花瓣形、竹节形纹饰等

都与二里头遗址及殷墟出土的同类器很类似，

似乎说明宗教信仰具有继承性。

从考古学文化内在的传承来看，可以发现

作为大传统的礼乐政教模式具有稳定性，具有

穿越历史时空的连续性，充分表明礼制在早期

社会的作用与地位。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和延续性，古人称之为常宪、常法、典常

等，并将礼仪法度视作先王之道，如《荀子·君

子》云：“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

先王之道也。”《国语·周语下》云：“唯不帅天地

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

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18］上古礼制被

视作遵循了“天地之度”“四时之序”“民神之义”

“生物之则”等原则，故而具有神圣性；其又被视

作先王治民之常道而遵循之，故礼乐具有一定

程度的延续性。早期社会“敬天法祖”遵从传统

的尚古、尚常观念，是文化保持连续性的观念基

础。“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19］，礼乐政教为

华夏族群的政治模式，是华夏文明的内核，其塑

造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治理模式、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和文化形态以及文明的根基。

第二，在早期文明的疆域扩张中，政治控制

与礼乐文教相结合，“揆文教”是征服融合的主

要手段。早期中国的疆域拓展伴随的是礼乐文

明、价值观的辐射，是礼乐文化的传播与生根，

其结果是扩张后的政体依靠礼乐政教进而融合

成一文明体，文明的边界不断扩大。

史前社会通过兼并、结盟、联合等方式凝聚

成更大的政体，为了支撑政体的稳定与发展，会

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整合，创建具有包容性的文

化体系，形成共享的意识形态与礼乐制度。为

了统合内部的多元力量，早期政体依靠道德文

教“柔远能迩”以“协和万邦”⑧。从考古学上看，

青铜时代中原周边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中原礼乐文化的辐射影响。二里头文化向周边

地区的文化扩张体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质酒

礼器（如爵、鬶、盉、觚）、玉质礼器（如圭、璋），而

少见日用普通器具［20］。这似乎表明，二里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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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似有“以夏变夷”的文化举措，且是以礼乐制

度作为文化扩张的重要内容。商王朝建立后，

也曾向东方、南方扩张，并将商的礼乐制度向周

边传播［21］243，说明商王朝也试图在被征服地区

推行礼乐文化与意识形态。殷周革命后，周族

统治的疆域空前扩大，不同的异族政治势力也

被纳入“天下”的版图。周人的政治理想是“燮

和天下”，在与周边异族势力的相处中，形成了

一种怀柔远人的文德政治理念。“燮和天下”与

德治策略使周王朝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的狭隘的族类界限，而将礼乐德教“施及蛮

貊”，使“天下”又成为一个具有人文道德意义的

概念。周人由中央到地方、由华夏到四夷，不断

通过征服、融合、推行礼乐文教等手段，将礼乐

文明播迁到各地。经过宗周社会几百年的礼乐

文化向外浸润与对异族文化的同化，各诸侯国

之间的文化同质性日趋加强，不仅华夏诸侯国

对“德礼”政治模式以及周礼文化生活方式形成

了高度认同，而且华夏之外的族群对周礼文教

也产生了文化认同。从考古材料看，山西境内

的倗（绛县横水墓地）、霸（翼城大河口墓地）、翟

柤国（绛县雎村西周墓地）这些戎狄国的贵族，

虽然其丧葬制度还保留本族之俗，但其礼器大

多属于周系，主体上已经是华夏礼制了，表明这

些异姓诸侯国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礼，上层主

体文化已被周文化所同化。另如，周人对东方

的海岱区经略，“变其俗，革其礼”，以推行周礼

为主，辅以政治联姻，又允许各国一定程度上保

持自己的礼俗，经过长时间的文化融合，东夷族

群对周礼形成了较高程度的认同，如济阳刘家

台子逢国遗存、长清仙人台邿国和莱阳纪国的

贵族墓葬均随葬有典型的西周铜礼器，说明不

迟于西周中期，周礼已经推行至海岱区全境，海

岱旧国的上层贵族接受了周礼［21］177-178，也表明

周人的礼制思想、价值理念逐渐被地方统治阶

层所认同。西周社会几百年的礼乐政教，最终

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和文

化认同的华夏文明共同体。周礼成为华夏自我

认同的文化符号，礼乐文明成为华夏族群共同

的文化模式。秦汉以后，随着国家与民族的演

进，脱胎于周礼的华夏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内容，礼乐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认同

的符号，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要素。

综上论述，在早期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中原

文明的文化内核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价

值体系。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演进，还是横向的

空间扩张，中原文明的内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与连续性。早期文明的连续性与这种文明的演

进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即早期文明的政治抟聚

与疆域扩张，是以文化融合为整合多元政治力

量的方式，以推行礼乐文教为文明扩张的方式，

以道德文教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这一文明

演进的模式是中国早期文明保持连续性的重要

原因。

注释

①韩建业将早期文明演进分为“中原模式”“东方模式”

和“北方模式”，参见韩建业：《原史中国：韩建业自选

集》，中西书局 2017 年版，第 180-193 页。②早期国家形

态可参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③张光直认为，中国

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参

见张光直：《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 年

第 1 期，第 73-82 页。④作为一种权力化形式存在的意

识形态，它是居于主导地位并以为权力体系提供合法

性的方式来维护现存秩序的观念体系，是一种支配人

们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是人们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

具体体现在宗教信仰、礼仪、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多种

文化形态之中。⑤有关论述参见常金仓：《二十世纪古

史研究反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8-270 页。⑥早期社会的价值体系参见曹建墩：《史

前中原文明的文化特质与文化观》，《中原文化研究》

2021 年第 5 期。⑦李新伟指出，史前社会各地区的社会

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的态

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张海的研究也表

明，中原核心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吸收了周边地区多元

文化，并博采众长，文化融合是中原核心区社会变革的

动因。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的形成》，《文物》2015 年第 4 期，第 56 页；张海：《中原核

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00-410 页。据考古资料，夏商周三代文化虽然为三个

族群，但当建立王朝后，后代则吸取继承了前代文化并

加以发展，政权更替导致的并不是文化断裂，而是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这鲜明体现在青铜礼乐器、玉器、丧葬、

祭祀等方面。这些均反映出早期文明具有一种文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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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与因时变革的革新精神。⑧李新伟认为史前社会

已经胸怀“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并付诸实践，此说可

信。参见李新伟：《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孕育多元一

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光明日报》2020 年 9 月 23
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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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Jiandun and Yue Xiaofe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endogenous evolution and the unity of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ivilization integration has its system logic and cultural logic. The ritual
system which makes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 maintain the progress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t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organizational and control power of the regime,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the sustainable driving force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ivilization, an ideology characterized by centricity, ethics and morality
was formed, which made it easier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to achieve political convergenc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so as to condense into a larger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integration, the cor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is a cultural value system with ideology as the core. Whether the vertical diachronic
evolution or the horizontal spatial expansion, this cultural core has a certain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It takes cultural
integration as the way to integrate multiple political fo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iquette, mus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the way to expand civilization, and mor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the main princip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pattern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continuity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arly civilization；endogenous evolution；ritual；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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